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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形象作为活跃在屈赋中的意象，其风格多变，类型多样，是解读屈赋思想主题必不可少的密码。这些女

性形象既涵盖天界的神女，也包括下界的凡女，还有连通“神”“人”二界的巫女。无论是充满神性和人性光辉的神女，释

放幽秘瑰奇气息的巫女，还是具备温婉灵秀特质的凡女，她们都成为了人们观照南楚文化和诗人屈原生命体验的窗口。

她们的身上凝结着楚人强烈的神女尊崇、独特的审美取向和诗人深切的生命关怀、高远的政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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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在他的２６篇作品中①
①

塑造了神女、巫女和凡女三种类型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或天生神力却

不失人之情味，或神秘奇诡、多才多艺，或秀外慧中、温雅灵动，虽风格各异，但个个生动传神、形象饱满，

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李建国先生的《简析屈赋的“美人”形象系列》分析了“美人”形象活动的历

史、生活背景及“美人”形象之间的联系［１］；杨琦先生的《屈赋中的神女形象探析》结合各篇总结了神女

形象的特点，并细究了神女之美与神女之情的相互关系［２］；李霁先生的《屈赋中的“美人”象征》阐释了

“美人”的象征意义和文学影响［３］；陈忠强先生的《屈原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及其美学意蕴》探寻了屈赋女

性形象的审美基础和审美意义［４］。这些成果对笔者继续从事本课题研究启发很大。本文拟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从美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心理学等多维视角系统观照屈赋女性形象，以期挖掘出这

些女性形象背后的文化蕴涵。

１　强烈的神女尊崇
女性崇拜是在母系氏族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在远古神话中，这种崇拜更直观地表现为“神女崇

拜”，许多流传甚广的远古神话都是以女性为主角展开。神话中的女性通常被塑造成拥有至高无上权

力、掌管人间某方面事务的神女。由于各民族文化基础和心理机制的不同，衍生出的神话故事、神女形

象也有差别。但不可否认的是，神女在人们心中地位崇高，受到大家的景仰。屈赋女性形象反映了楚人

对女性，尤其是对神女强烈的尊崇意识，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神女的思慕。《离骚》篇言及的５次“求女”情形②
②

，其对象均为神女。第一次求天帝玉女，

诗人发动了“望舒”“飞廉”“凤凰”“旋风”“云霞”来帮忙，一腔热血却换来帝宫门卫的冷眼，只好“结幽

兰而延伫”。苦等一夜无果，又涉过白水登上高丘求高唐神女，因不见高唐神女踪迹，怅然若失，哀叹不

已。“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騟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５］为求宓妃诗人可谓煞费

①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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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篇论文所谓屈赋，是指的屈原辞赋。传世屈原辞赋的真伪，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学术焦点问题。本文赞同吴广平教授《楚辞

全解》的观点，认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夫》《大招》共２６篇作品（其中《九歌》包括１１篇作品、《九章》包括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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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关于屈原《离骚》中的求女次数，本文同意五次求女的观点。参吴广平译注：《楚辞》，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０～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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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心，怎奈她虽貌美却不懂礼教，诗人只好“弃而改求”。经历了求天帝玉女、求高唐神女、求宓妃三次

求女失败后，诗人依旧不改初衷，又先后追寻过简狄、二姚。为求取理想中的神女，屈原跋山涉水，寻找

过也拒绝过，等待过也哀怨过，即使屡次求之不得也从未停下追求的脚步。若不是对神女仰慕至极，怎

么会有这些行为呢？屈原对神女的思慕也表现在其对神女容貌之美的精细刻画和热情赞美中。屈赋中

的神女无一不是闲丽容冶，为世人所倾心的美女，如：“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的云中君，“荷衣

兮蕙带，倏而来兮忽而逝”的少司命，“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的山鬼，“白霓婴”的嫦娥

等。诗人如此浓墨重彩地描绘神女之美，其中倾注的思恋爱慕之意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对神女的敬畏。“人类历史上早期出现的崇拜对象，并不是至高无上、绝对唯一的上帝，而是

自然和自然力。”［６］人们根据经验和想象，赋予自然以人的思想情感，口耳相传，诞生了他们崇拜的神话

故事的主人公———神仙。屈赋提及的云中君、少司命、山鬼等都是从自然中走出来的神女。这些神女都

掌管着人间某方面的事务，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云中君是控制云雨雷电之神，少司命是主宰人间子嗣之

神，山鬼是性爱之神、高?之神。诗人对这些天生充满神力的神女满怀敬畏之心。在诗人眼中，云中君

“蹇将辵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周章。灵皇皇兮既降，蕍远举兮云中。览冀州兮

有馀，横四海兮焉穷”［５］。这种场面是何等盛大，眼界是何等开阔，力量又是何等强劲！提到少司命时，

诗人更是以一种仰望崇敬的姿态行文。屈赋中的少司命不但能“登九天”“抚彗星”，还能“竦长剑”“为

民正”。彗星，“就是民间所说的‘扫帚星’。在古代传说中，扫帚星具有两面性，它既是‘吉星’，能‘除

旧布新’（《左传·昭公十七年》）、扫除邪秽，又是‘妖星’（《尔雅义疏》），能带来死亡和祸殃（见《汉书

·天文志》）。做好做坏，这要看它的‘情绪’。所以少司命要抓住它、安抚它、控制它。”［５］也就是说，少

司命可以调控彗星的“情绪”，主导人间的福祸吉凶。如此一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楚人会如此敬畏

尊崇神女。

２　独特的审美取向
屈赋之美历来为人称道，王逸称其“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楚辞章句》），刘

勰赞其“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这些评论的产生不仅源于屈赋词章之华美，更缘于其依

托香草美人等意象传达出的楚人独特的审美取向。楚文化、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构成了战国时期华夏

民族文化系统，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楚人吸取、糅合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因子，并融入南楚少数民族的

热烈张扬、瑰丽奇诡，形成了自己的审美意识。屈赋女性形象彰显了楚人尚瑰丽奇特之美、尚娇小柔弱

之美的独特审美取向。

第一，尚瑰丽奇特之美。“《楚辞》中的女性错彩镂金，形象华丽，美艳动人，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

击力，呈现出瑰丽奇特的色彩。”［７］不同于《诗经》中女子的质朴自然，从屈赋中走出来的女子浑身都透

着一股丽而不俗、奇而不凡的气质。无论是独立于人外的神女，还是处在仙人之间的巫女，抑或是只食

人间烟火的凡女，她们都十分注重外形的修饰美，或者更确切地说她们都对艳丽奇异之美情有独钟。迎

降东皇太一的巫女着的是华服，佩的是玉饰宝剑；云中君沐浴用的是兰汤，穿在身上的是像花一样华美

的衣服；山鬼身上披的是薜荔，腰上系的是女萝；少司命穿的是荷叶做成的衣裳，系的是蕙草做的佩带，

就连所乘之车的车盖上都插着五彩斑斓的孔雀羽毛；嫦娥穿的是月中霓裳羽衣，戴的是贝壳项链。兰

花、荷叶、蕙草、薜荔、女萝这些香花香草，不仅色彩明丽，而且气息芬芳，作为女性的衣饰更平添了一分

斑斓奇异。屈原作品中女性对瑰丽奇特之美的追求也体现在她们精致的妆容上，舞女们脸上抹了白粉、

香脂，嘴唇被涂得又红又润，眉毛被画得又细又黑，一个个仿若“画像之渲杂丹黄”［８］。诗人笔下容貌姣

好、外表俊俏的女子都如花一样绚烂奇艳，可想而知，那个时代的楚人定是以瑰丽奇特为美的。

第二，尚娇小柔弱之美。周朝将“硕”作为衡量美的标准，在《诗经》中有许多用“硕”来形容女性之

美的例子：《卫风·硕人》“硕人其颀”“硕人敖敖”；《唐风·椒聊》“彼其之子，硕大其朋”“彼其之子，硕

大且笃”；《陈风·泽陂》“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硕，即高大健硕的意思。与《诗

经》中的美女相比，屈赋中的女性少了一份壮美，而多了一丝娇美。《大招》勾勒了一幅美人图：“朱唇皓

齿，?以篳只。比德好闲，习以都只。丰肉微骨，调以娱只……?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则秀雅，?朱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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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篳修滂浩，丽以佳只。曾颊倚耳，曲眉规只。滂心绰态，姣丽施只。小腰秀颈，若鲜卑只。……易

中利心，以动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泽只。长袂拂面，善留客只……青色直眉，美目菮只。靥辅奇牙，宜

笑觔只。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小腰秀颈，若鲜卑只。”王逸认为，是描绘美女的形貌，腰肢细小，脖颈

秀长，就像带钩束过一样。由此看来，楚人的审美心理与周人是迥然不同的。《大招》中的舞女除个别

丰硕高挑之外，其他基本都骨骼精巧，身材修长，体态轻盈。《墨子·兼爱》曰：“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

（腰）。”《后汉书·马援列传》云：“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楚国历来就有以细腰为美的传统。如此

观之，楚国举国上下都把纤瘦、娇柔当成女性美的特征和标志也就不足为奇了。

３　深切的人文关怀
文学说到底是人的文学，“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９］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应该书

写人的生活，表达人的情感，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突破时空的限制成为经典。

屈赋之所以能穿越厚重的历史云层发出璀璨的光芒正是基于这一点。屈赋状写的女性充满生活气息和

人间情味，她们会因外物而感怀、忧虑、焦急，甚而柔肠百结，伤心落泪，也会为了爱情不懈追求，耐心等

待。她们的形象体现了诗人对个体情绪的完整表达和对个体需求的无限尊重，折射出一种深切的人文

关怀。

第一，个体情绪的完整表达。屈赋神女形象最大的特点就是充满神性和人性的双重光辉。诗人颠

覆了人们对传统神女的印象，将神女置于人类范畴，着力表现其情绪起伏和情感变化。控制云、雨、雷、

电发生的云中君，穿着帝服驾着龙车遨游四方，可与日月争辉，何其荣耀？何其自由？然则这样位高权

重的神女也会为情所困，会因想念神君而叹息，内心充满惆怅。湘夫人身为天帝的女儿，也并非人们所

预想的那般威严，难以亲近，相反她十分温和可人。她喜爱花花草草，有着十足的少女心。昔日众人眼

中高高在上、心无波澜、完美无缺的神女，在屈原的诗行里变成了亲和温婉、情感丰富，性格中还有些许

瑕疵的普通人。诗人塑造神女形象时，并不完全是一种仰望的姿态，而是时而仰视，时而平视，因此神女

们的情绪变化在作品中也得到了较为细致的表现。无怪乎钱谷融先生说，“在文学领域内，一切都决定

于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真正的艺术家决不把他的人物当做工具，当做傀儡，而是把他当成一个人，

当成一个和他自己一样的有着一定的思想感情、有着独立的个性的人来看待的。”［９］屈原没有刻意美化

或者丑化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而是把她们纳入人类情感价值体系，为这些女性打开一个个体情绪得以

完整表达的出口，让她们活得像真实世界的人，而不是虚拟世界的神。

第二，个体需求的无限尊重。屈赋中的女子并非无欲无求、清心寡欲之辈，无论是神女、巫女还是凡

女，她们都在追寻个体需求的满足和个体价值的实现。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可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

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社交需求即归属和爱的需求。虽然屈原那个时代没有社交的

概念，但人对归属和爱的需求却是伴随人类的出现而产生，不受时代限制的。屈赋中的女性常常出现在

思君候人的场景之中，少司命在云端里等待心仪之人，云中君在对神君的思念中煎熬，湘夫人在湘水边

期待湘君的到来，山鬼在深山中为爱人惆怅……显然，这些女性和现代女性无异，都对爱情抱有需求和

期待，希望找到心灵的归属。古语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屈赋女性在梳妆打扮方面可谓

煞费苦心，“荷衣兮蕙带，倏而来兮忽而逝”的少司命，“被薜荔兮带女罗”“被石兰兮带杜衡”的山鬼，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的云中君，“朱唇皓齿”“娥眉曼只”“粉白黛黑，施芳泽只”的舞女，个个

美艳超群，宛若盛放的鲜花。若不是出于想得到爱人的青睐，这些女性怎么会如此大费周章地穿衣打扮

呢？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屈赋女性极力求艳求美的行为正是在渴求爱的心理机制的刺激下产生的。诗

人对女性追求爱情和归属的举动，不但没有苛责还大加称赞，可见他非常尊重个体的需求。

４　高远的政治追求
屈原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他在诗作中

塑造的女性形象有其特定的文学和美学意义，更有深层的政治寓意。屈原开创了一种新的象征范式，诗

人把男女相恋作为其作品题材之一，也常在作品中描绘女性为爱执着追求、苦苦等候的画面。实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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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意在阐释其美政理想，并非流于爱情这一表面。女性对两情相悦爱情的期许与诗人得明君赏识的

渴望之意暗合，女性情路受阻的忧思与诗人怀才不遇的悲戚相配。确切地说，屈赋女性形象蕴含了诗人

的“美政”理想，体现了其高远的政治追求。

第一，男女爱情与君臣遇合。《离骚》篇诗人５次“求女”的意图历来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有人认
为诗人求取美人是为了实现心中对理想爱情的憧憬，也有人认为“求女”是诗人使用的“障眼法”，诗人

之意不在美女而在贤君。笔者同意吴广平先生的观点，即认为：“《离骚》用男女爱情暗喻君臣契合，用

求女来表现求君，是其‘男女君臣之喻’整体构思的表现。《离骚》第二大段共写了五次‘求女’，都是比

喻‘求君’。”［５］诗人一直在追寻男欢女爱、两情相悦的爱情，为求玉女上帝宫，为求高唐神女登高丘，为

求宓妃腾云彩，为求简狄赴瑶台，为求有虞之二姚争抢时机。表面上诗人是在积极主动地追求美女，实

际上何尝不是他不懈找寻明君、实现君臣遇合憧憬的伟大尝试呢？男女爱情堪比君臣之义，在这段“求

女”的历程中，诗人身为人臣苦苦追随象征着明君的神女，虽三番五次“求之不得”，依旧“不改初心”。

内修外美的神女就是诗人期待的明君，而他的满腔热血若是没有贤德君主的支持只会变成泡影，所以即

便是一厢情愿，他仍愿为了心中的“美政”理想，不畏前路艰难险阻放手一搏。在诗人心中，这些神女形

象早已不再是徒具美学和文学意义的意象，而是承载着他政治追求和梦想的特定存在。

第二，情路受阻与怀才不遇。《九歌》可以说是一曲曲神灵恋爱的挽歌，其中涉及的爱情故事除了

湘君和湘夫人终成眷属，其他神女的爱情往往都是无果而终。神女们不是在等待，就是在思念，或者在

哀叹，山鬼在山中等待乐不思归的公子，云中君因为与神君不遇而忧心忡忡，少司命慨叹“悲莫悲兮生

别离”，总之她们的情路基本上都是不畅通的。神女们这种求而不得的悲戚奠定了她们爱情模式的感

情基调，故而《九歌》的诗行里总携着一股悲郁之气。古语云：“君访贤臣易，臣遇明君难。”神女爱情的

一波三折也暗示着屈原的怀才不遇。屈原一生仕途坎坷。少年得志，曾深受楚王信任和重用。但好景

不长，由于他一心图谋改革触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加上楚王听信小人谗言，忠奸不辨，他逐渐被排挤出

朝廷，流放在外。虽不在庙堂之上，他依旧关心着楚国的前途命运，期待有朝一日楚王能一改往日昏庸

行径，重新启用像他一样的贤臣，实现楚国的长治久安和他心中的“美政”理想。然而，偏听偏信的楚王

并未及时清醒，反而使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在内忧外患中艰难度日。屈原深感痛心，最终以死

明志。屈原高远的政治追求都暗藏在《九歌》的低吟浅唱中。《九歌》神女为爱痴守就是诗人为“美政”

理想坚守，“《九歌》的爱情模式中表现出的失恋情怀其实就是屈原政治悲剧的演化，爱情求之不得就是

屈原‘美政’理想的难以实现之意。”［１０］

屈赋女性形象似一面镜子，映照出楚国瑰丽多彩的文化和屈原艰难多舛的命运。透过这些类型多

样的女子，可以瞥见楚人对神女的思慕和敬畏，对瑰丽奇特之美和娇小柔弱之美的崇尚。同时这些女子

富于生活气息的一面，昭示着诗人对人性的洞察，她们为爱无悔付出的举动更是与诗人坚守“美政”理

想的行为不谋而合。总而言之，屈赋女性形象寓藏着楚人强烈的神女尊崇和独特的审美取向，折射出诗

人深切的人文关怀和高远的政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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